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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欧洲在延长的１７世纪（１５８０－１７００）曾发生了一场针对巫术的迫害运动。研究表明，作为一

种集体行为，它有着复杂的发生机制，而心理成因是其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传统文化的心理暗示；社会变迁

带来的替罪羊心理；日常生活摩擦引发的拒绝－内疚等心理因素构成了巫术迫害的主要心理成因。

［关键词］巫术；巫术迫害；心理；延长的１７世纪
［中图分类号］Ｋ１３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６２０１（２０１１）０１－００８４－０５

社会变迁常常引起破坏和行为方式的重组，并要求对价值观、态度和生活方式进行改造和重构。在
传统向近代转变过程中的１７世纪，西方文化领域展现了其自身独特的文化特征，尤其是被视为“幻想与
现实之间变迁的空间”［１］３７９的神秘术依然盛行并运行在乡村社会关系网中，由此也导致了西方历史上极
为黑暗和血腥的一幕，即针对巫术的迫害运动。笔者以为这场巫术迫害有着独特的心理成因，拟就其进
行考察，以就教方家。

一

１５８０年前后，欧洲展开了一场针对巫师的狂热迫害运动。其后百年里，巫师和巫术诉讼案件和指
控大量涌现，波及区域广大，大批巫师入狱，遭受剥夺睡眠、水刑、锥刺、鞭笞等严刑拷打以及游泳等非法
测试，许多人被处决。据统计，整个迫害过程中，受害者为数众多。如在苏格兰，长老会承认烧死约

４　０００人，１８９１年的一篇文章公布：１５９０－１６８０年间烧死３　４００人；１９３８年，乔治·布莱克估计死亡总数
为４　４００人并列出１　８００个女巫之名［２］。德国受害者数字庞大：维尔茨堡主教菲力普１６２３－１６３１年烧
死９００人；班贝格主教建立了一个女巫专设监狱，１６０９－１６３３年公开处决９００名巫师；１７世纪３０年代
德国科隆处决２　０００人；１６０９年波尔多法院辖境处决６００巫师［１］３４２，［３－５］。此类案件不计其数。

教俗部门对此推波助澜。如苏格兰国王詹姆士六世在１５９７年发布《魔鬼研究》，英国詹姆士一世

１６０４年颁布了巫术法令。据统计，对女巫最凶残的１０个迫害者都是天主教的王子大主教，其中包括巴
姆堡和沃尔兹堡王子大主教、特里尔王子大主教、３个美因茨公爵和来自科隆维特尔斯巴赫王室的斐迪
南公爵等。在新教地区，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及其顾问在１６１７年进行了道德改革立法，其中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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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条款即针对巫术。比利时和卢森堡１５９２、１５９５、１６０６年法案也将巫术界定为反道德、迷信和无秩序
的。巴伐利亚大公威廉五世、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等君侯也积极参与。此外，一些地方法庭、官员和社会
精英，如法国著名思想家让·博丹等也积极参与并发表臭名昭著的作品《巫师的魔凭狂》。一时间，怀疑
巫术存在的人远不及信仰巫术者人数众多。

与此同时，巫师及其形象在这一迫害过程中也经典性地符号化，那些地位低贱、老、病、残、妇、鳏寡
孤独、被孤立的、不受大家欢迎的、不生育的社会边缘人、邻里关系不好乃至外来者，具备上述特征，尤其
是多项特征者，一旦不幸发生，其就会成为特定者，理所当然被视为巫师。赫特福德郡的牧师约翰·高
卢１６４６年就表示：“如果一个老女人长着一张有皱纹的脸，眉毛处看起来像羊皮，长着有软毛的嘴唇，尖
牙，眼睛斜视，具有尖利的嗓音或者如同责骂人一样的音调，身上穿着有皱纹的大衣，头上戴着便帽，手
中拿着棍棒，并且有一只狗或者猫在她旁边，那么她就不仅仅是怀疑，而是要被宣布为女巫了。”［１］１７

巫术迫害持续时间长久，在法国，直至１６８２年路易十四颁布法令后，官方审判巫师才停止。在英
国，前述巫术法令直至１７３６年才被废。但针对巫师的私人暴行并未完全停止。不时出现的巫术迫害行
为，清楚地说明了近代早期西方文明的浮躁与不安。

二

巫术大迫害为何在此期间盛行？究其原因，笔者以为其有着独特的心理成因。
首先，传统文化的心理暗示早已让西方人在心理上习惯了巫术或准巫术形式的存在，并在心理上将

迫害巫术行为视为神圣事业。
虽然巫师和巫术只不过是人类不切实际的幻想产物，但它作为一种民间信仰曾广泛存在于欧洲各

地。在传统基督教宗教仪式中我们可以清楚找到它存在的身影。如圣餐礼的神秘效力，就可以看到巫
术思想和基督教思想的某种融合。以面包和葡萄酒来代表基督的肉和血，通过饮服来达到某种神奇效
果，这本身就是顺势巫术的一种标准表现形式，而这种杂糅巫术思想的圣餐礼在宗教改革时期自然遭到
强烈抵制。同时，随着基督教广泛传播并从其教义中衍展出一种二元论：善之源的上帝与恶之源的撒
旦，二者在人世间都有代理人。这让欧洲人非常相信某些人具有非比寻常的超自然力。如作为上帝人
间代理人的英、法等国国王据说拥有广泛存在的“国王奇迹”：通过触摸治愈某种疾病的能力［６］。而为了
对抗上帝，撒旦也在人间以魔法和各种物质利益招募助手为其服务，对人世进行破坏。巫师是其助手，
他们同样具有超自然能力，能够影响人类事务，带来灾难与痛苦。如著名神学家奥古斯丁就认为任何巫
术都是基于魔鬼的帮助［７］。而背叛上帝投身魔鬼本就是大罪，这一观点在审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
而，迫害行为在一些人看来就变成了神圣事业，旨在消灭那些罪恶之人并将其灵魂从魔鬼处拯救出来。

而在迫害女性的心理方面，把女性看作是罪恶之源，声称女性是生理上不完整的男性或女性就是诱
惑男性之物等消极女性观一直是中世纪欧洲的一种占有主导地位的心理观念。１７世纪这种观念大大
强化了，形成了与男权的强烈冲突，由此导致了一部分男性对女性的疯狂迫害①。

其次，社会动荡而在民众中引发的寻找替罪羊的歇斯底里式的集体心理。
替罪羊理论与社会现实紧密相连。这一时期，欧洲社会发生了巨大变迁，遭遇了严重的社会危机。
自然科学研究显示，中世纪至近代早期的欧洲小冰期（ｔｈｅ　Ｌｉｔｔｌｅ　Ｉｃｅ　Ａｇｅ）的最冷时段在１７世纪［８］。

这一时期，气温平均下降１－２℃，气候变动对人类活动产生了深刻影响。由于气温低，冬季延长，冰雪
化冻晚，而秋季来得过早，致使耕种季节短暂；夏季温度偏低而多雨，农作物成熟时间大为延长，对此，帕
克指出，小冰期气温下降１℃将使“作物的生长适宜期缩减３至４周”［９］，瓦茨也指出：“夏日平均气温的
些微下降可能导致谷物成熟可利用时间减少２－３周”［１０］。而“冷湿天气意味着较短的农业周期，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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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男权、巫术迫害与女性的关联请参见：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Ｂａｒｒｙ　ｅｔｃ．ｅｄｓ．，Ｗｉｔｃｈｃｒａｆｔ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Ｍｏｄ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Ｂｅｌｉｅｆ，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６；Ｄｅｂｏｒａｈ　Ｗｉｌｌｉｓ　ａｎｄ　Ｍａｌｅｖｏｌｅｎｔ　Ｎｕｒｔｕｒｅ，Ｗｉｔｃｈ－Ｈｕｎ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ｔｅｒｎ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Ｍｏｄｅｒｎ　Ｅｎｇｌａｎｄ，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５；Ｍｅｒｒｙ　Ｅ．Ｗｉｅｓｎｅｒ，Ｗｏｍｅｎ　ａｎｄ　Ｇｅｎｄｅｒ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Ｍｏｄ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０；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Ｓｔｏｎｅ，Ｔｈｅ　Ｆａｍｉｌｙ，Ｓｅｘ，ａｎｄ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ｉｎ　Ｅｎｇｌａｎｄ，１５００－１８００，ＮｅｗＹｏｒｋ：

Ｈａｒｐｅｒ　ａｎｄ　Ｒｏｗ，１９７９；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ａ　Ｌａｒｎｅｒ，Ｗｉｔｃｈｃｒａｆｔ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Ｂｅｌｉｅｆ，Ｏｘｆｏｒｄ：Ｂａｓｉｌ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１９８４．



来，就意味着收成减少，农业歉收和广泛饥馑。”［１１］受此影响，农作物产量大幅下降：西班牙中部从１６世
纪９０年代起及随后几十年中，产量下降３０％－５０％，法国从１７世纪３０年代到６０年代早期，产量下降

２０％到４０％，德国也经历了巨大损失［１２］。
随之而来的是饥荒、瘟疫和流行病肆虐。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指出

１７世纪是战争、饥荒和瘟疫充斥的一个可怕时代，饥荒、瘟疫再次席卷欧洲［１３］。纳什列举了１５８０－
１７２０年发生的１９次大饥荒、瘟疫［１４］５９８－５９９。这还不包括为数众多的地方性饥荒、瘟疫。布罗代尔指出，
仅法国西南就于１６２８、１６３１、１６４３、１６６２、１６９４、１６９８、１７０９、１７１３年发生灾荒［１５］８２。流行病和瘟疫雪上加
霜，仅法国安茹１５８３－１７０７年就发生瘟疫５次［１６］。对于瘟疫，尤其是鼠疫频发，布罗代尔曾指出：“作
为１６世纪史的专家，我很久以来一直对１７世纪鼠疫在城市的危害感到惊讶；无可否认，下一世纪的情
况比前一世纪更加严重。”［１５］９８瘟疫夺去了大量生命，据统计，伦敦５次鼠疫就死亡近１６万人；法国１６００
－１６７０年间瘟疫夺去２２０－３３０万人生命［１５］９８－９９，［１７］。剩下的人口也处于普遍贫困之中，流民横行。英
国仅１６３１－１６３９年，３７个郡的档案就载有被捕流民２．６万人［１８］。贫民为数更多，奇波拉指出，英国直至

１７世纪末穷人仍占一半，其中一半过着极度贫困生活；法国也有５／９的人生活在贫困之中；德国科隆每

５万中就有２万是乞丐［１９］。此外，宗教斗争、政治动荡、经济停滞乃至倒退等让西方人的生活和个人安
全水准在此期间急剧恶化［２０］。社会无序性猛然增加。

生活和个人安全水准在此期间的急剧恶化，带来了民众巨大的生存压力、紧张和焦虑。戴维斯认
为，在社会进程中，经济繁荣会提高大众期望值，如果随后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就会把这种期望值粉
碎，大众就会产生被剥夺和攻击感［２１］。而在一个充满了不确定和恐惧的时代，巫术迫害可以作为一种
解释人们不幸和灾祸的意识形态、调节斗争与冲突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矛盾的转移点。紧张情绪迫切需
要人们通过某些事件来缓解。巫术迫害作为缓解压力方法的优点是它作为一种可见的具体行动，使人
们相信一切灾害都不是因为个人原因而是他人阴谋，它以直接参与方式来疏解人们的敌意、愤怒以及罪
恶感，是一种可以让人摆脱令人不适、不能维系的关系而不会产生罪恶感的方式［２２］。这也印证了社会
学关于人们处于长期重压下，如物质匮乏、疾病、战争或是令人恐惧和无法控制的天气变化，就可能导致
集体行动的假说。在此种形势下，人们维持着表面的同类关系，而一旦有人被鉴定为问题所在，对其采
取行动即可解决问题。巫术迫害某种程度上正是一种大众心理歇斯底里的集体行为。

寻找替罪羊无疑可以慰藉部分人的挫折感和不安全感，为罪恶提供了释放点。如加泰罗尼亚１６１８
年粮食歉收后，女巫发现者就声称发现了２００名女巫［１］１９８。１５８０－１５９０年间特里尔发生的巫术迫害也
是发生在连年歉收之时。同样，１６４４年法国西南地区从勃艮第到香槟发生了霜冻和冰雹，人们也归咎
于巫师：“勃艮第绝大多数城镇和村庄都因为女巫导致天气异变的谣言而陷入恐慌，谣言认为正是因为
她们的诅咒导致了冰雹毁坏谷物，霜冻弄死了葡萄……”［１］２０２

最后，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心理渴望或焦虑及其“拒绝－内疚综合症”。
要指出的是，替罪羊理论并非具有普适性，另一种心理解释则显示了其在解释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巫

术迫害方面的优越性，即巫术反映出人类深层次的渴望或者焦虑。布里吉斯指出，巫术整合了我们共有
的幻想生活中的某些元素，来表述我们某些最深层恐惧，并且表达我们对他人潜在的怀疑［１］３。也就是
说，巫术是古代民间传说和日常恐惧的混合物。社会变迁会带来压力和忧虑，而这些会被带入到群体关
系中，当没有一致办法来调解时，敌意就可能在群体中或不同群体间爆发。

英国学者布里吉斯认为，生活中无所不在的摩擦需要平衡，而社会巨变和经济压力压倒许多传统的
价值观和实践活动，带来社会价值观等的巨变时，出于对失去自身地位和安全的恐惧，一些群体和个人
为保护自身，拒绝了传统的社区互助义务，从而带来社区内冲突和自身的巨大精神压力，尤其是当自身
发生不幸时更是如此［１］１４６，２８７。而大部分人生活困难使传统乡邻间的互助互济义务淡化，乡邻关系更趋
恶化，也会带来焦虑和紧张。贺斯莱也认为：在社会紧张状态期间，通过巫术审判诱使农民们把大部分
不适归罪于巫师，并能摆脱看起来是负担或令人厌恶的社会分子［２３］。为缓解压力，广泛存在的民间信
仰就会和人性恶念相遇，人们就会在下意识怨恨的驱使下，将怀疑和恐惧锁定、投射在特定者身上，从而
在心理上表现出一种不自觉的防御机制并构建起一种将他人视为恶毒者的观点而产生攻击。也就是
说，巫术迫害常常是由日常生活中诸如邻里争吵之类导致的一些微妙变化驱动的。例如克劳顿控告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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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案，起因是克劳顿禁止詹农的鹅进入其牧场并驱赶鹅（此前一天詹农路过克劳顿马群时，一匹马跌倒
并很快死亡），詹农说出了你将为你的所作所为而后悔之类的话语，随着又一匹马的暴毙，巫师指控很快
到来；雷蒙德控告芭比林案，起因是雷蒙德为牟取更大利润而不再向芭比林出售牛奶，而后者仍要购买，
遭拒后，前者失去了所有奶牛和数头公牛；阿农巫术案中，她被控杀死了屠夫蒙津，原因是他拒绝让她赊
购肉［１］１５２，１５６，１６０。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它是大众信仰和社区紧张的混合产物，是社会压力的表现，而
被害者中的多数人仅仅可能是因邻里关系不睦。而在巫师自供问题上，我们也可以读出某种心理暗示，

它是巫师是其受到所在群体排斥和诋毁后某种形式的自我净化，希望被谅解并回归群体［１］６１。

三

巫术常常被视为一种反文化或社会失范现象，从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到隐藏在巫术迫害这一集体行
为背后深层次的心理发生机制。一般说来，集体行为的出现必须具备结构有利条件、结构性紧张、一般
化信念的增长和扩散、突发因素、参与者行动的动员等要素［２４］。

首先，结构的有利条件。１７世纪欧洲社会正处于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关键时期，剧烈的社会变迁
不可避免会给生活在其间的欧洲民众生活带来某些代价，从而为巫术迫害这一集体行动的产生提供了
十分有利的结构条件。

其次，社会变迁导致的结构性紧张。社会变迁给生活在其间的欧洲民众日常生活带来沉重的心理
代价：压力和忧虑，而这些压力和忧虑随着社会网络生活的加强当然可能会被带入到群体关系中，从而
引起结构性紧张。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某种价值期望，而社会则有某种价值能力，当社会变迁导致社
会的价值能力小于个人的价值期望时，人们就会产生相对剥夺感，并衍生出各种对社会和他人的紧张、
焦虑、怨恨与不满情绪。巫术迫害即来自于各种异常的心理状态，例如相对的剥夺感、挫折、紧张、忧虑、
不满等。当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一致办法来调解这种结构性紧张时，敌意就可能在群体中或不同群体间
爆发。

再次，突发的气候变化这一因素的有效参与。１７世纪突然的气候变化让西欧人陷于普遍的贫困状
态，进而让普通民众形成某种共同心理，包括共同的意识形态和思想以及共同的愤怒。而气候引发的欧
洲社会各个层面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强化了民众的心理异常，让本已存在于民众内心深处的传统文化中
对巫术的一般性的信仰和由此带来的心理暗示迅速得到强化和扩散。这进一步推动了巫术迫害运动的
产生。

最后，参与者的行动动员和组织，让行动走向成熟。１７世纪，巫术迫害这一将各种不满和忧虑转化
为行动状态和集体状态的社会运动，经过王公贵族、教会官员等社会上层精英、政府部门以及专业猎巫
者所进行的推波助澜式的有效资源动员和组织，掺杂着各方利益的争夺和人性恶念的巫术迫害运动就
成为民众心理愤怒的排遣口，即所有的不满都找到了一个共同的发泄对象，也使得迫害群体获得了某种
程度上的官方支持，进而凭借公共权力来维持他们自身的各种权益，并逐渐走向行动上的成熟。

总之，１７世纪欧洲巫术迫害心理成因折射出这一期间各种社会压力与刺激是怎样转化为欧洲民众
深层次渴望、焦虑以及需求并通过民众中广泛存在的巫术信仰来实施巫术迫害进而掩盖、实施其愿望的
种种举动的；揭示了特定历史情景下一个相对隐形的反面社会文化所特有的思想基础以及围绕在巫术
问题周围的社会结构、宗教信仰等问题；揭示了巫术与近代欧洲社会诸多特征是如何建立起联系及其交
叉作用的方式。一言以蔽之，１７世纪巫术迫害行为的心理发生机制，从微观上体现了集体行为的某种
心理和文化取向，反映出巫术迫害运动行动者的日常生活体验，如个体的怨恨、不满是如何产生的，以及
共同信念、集体认同的产生和建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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